
黃子程兄慨嘆女兒 「飛走」得
太快，而自己在她心中的位退居到
「幕後再幕後」，這應該是每個有

子有女初長成的父母的普遍心情
吧。

父母在孩子眼中的地位，隨着
他們身高的發展而貶值。小時候，
父母是需仰望的 「天」，他們要
「睇天做人」，因為要吃要喝都要

靠天。長大了，長得 「比天高」了
， 「天」便落到了他們的眼皮底
下。

我為兩個孩子各設了一本專門
記錄生日會的照片簿，從他們彌月
開始到周歲到每年的生日會，按年
存放，好記錄着他們成長的過程。

我經常拿這兩本照片簿出來重
溫孩子成長的點滴，但這項記錄到
了他們中學階段便中斷了，因為從
這時候開始，他們已建立了自己的
社交圈子，生日那天通常都與朋友
同學一起慶祝，而且他們都擁有了
自己的照片簿。

從生活，到照片，都是他們自
己的了。我的孩子，比子程兄的女
兒 「飛走」得更快，能真真正正
「擁有」他們的時間才不過十二、

三年而已。
女兒錢包內本來放了一張她小

時候拍的全家福，中學後在同學們
的影響下學會了迷偶像，於是錢包
內的照片換成了偶像的照片。然後
交男朋友了，又換成了與男朋友拍
的照片。我的
錢包內本來放
的是兩個孩子
的照片的，一
氣之下，換成
了天壇大佛。

海
嘯
如
一
位
調

皮
魔
法
師
，
忽
然
把

所
有
國
家
的
美
麗
外

衣
沖
走
，
一
切
秘
密

暴
露
人
前
。
原
來

﹁經
濟
奇
跡
﹂
皆
是

賭
博
一
場
，

﹁成
功

樣
板
﹂
剝
掉
外
衣
，
什
麼
都
不
是
。

小
國
冰
島
名
氣
大
，
它
在
聯
合
國

人
類
發
展
指
標
數
一
數
二
，
即
是
國
家

經
濟
、
醫
療
、
教
育
等
各
方
面
皆
領
先

，
以
為
與
傳
說
中
的
理
想
樂
土
相
去
不

遠
。
殊
不
知
乃
金
融
業
過
度
膨
脹
，
高

息
吸
錢
瘋
狂
炒
賣
，
水
漲
船
高
，
人
民

生
活
自
然
惹
人
羨
慕
。
結
果
一
場
海
嘯

，
國
家
的
財
富
變
作
浮
雲
，
政
府
瀕
臨

破
產
，
神
話
幻
滅
。

韓
國
的
工
業
奇
跡
，
也
曾
成
為
很

多
人
羨
慕
的
樣
板
，
常
聽
到
香
港
的
高

科
技
行
業
與
創
業
產
業
，
引
用
韓
國
的

﹁成
功
例
子
﹂
：
韓
國
都
是
政
府
具
體
規
劃
，
大
量
投
資

來
支
援
行
業
發
展
的
，
為
何
香
港
不
做
？
怎
知
大
家
都
從

沒
指
出
，
韓
國
政
府
乃
債
台
高
築
，
來
支
持
各
種
發
展
，

經
濟
好
景
時
一
切
無
憂
，
當
形
勢
逆
轉
時
，
竟
現
信
貸
危

機
，
幾
近
爆
煲
。

一
直
不
明
白
美
國
人
錢
從
何
來
，
為
何
窮
光
蛋
可
以

借
錢
買
屋
、
貸
款
買
車
，
銀
行
竟
然
也
樂
於
把
金
錢
奉
上

？
各
位
抓
破
頭
皮
的
朋
友
終
於
找
到
答
案
，
先
使
未
來
錢

總
有
報
應
，
若
然
未
報
，
時
辰
未
到
而
已
。

最
難
明
白
的
，
是
前
聯
儲
局
長
格
林
斯
潘
的
一
番
話

，
他
承
認
自
由
市
場
有
缺
陷
，
語
氣
像
是
一
個
大
發

現
。
他
的
話
倒
令
人
驚
訝
，
難
道
他
以
為
有
任
何
意
識

形
態
是
完
美
？
自
由
市
場
如
何
會
被
扭
曲
，
是
中
學
經

濟
科
的
熱
門
試
題
啊
。

為
他
人
着
想
，
隨
時
隨
地
都
有
需
要
。

就
拿
寫
稿
來
說
，
把
字
寫
清
楚
一
點
、
整
齊

一
點
，
編
輯
先
生
看
得
舒
服
，
打
字
工
友
打
得
快

捷
。
這
就
是
為
與
你
合
作
的
人
着
想
。
但
求
寫
得

快
速
，
字
跡
潦
草
難
辨
，
結
果
編
輯
先
生
和
打
字

工
友
就
多
花
了
時
間
，
這
多
少
是
一
種
損
人
不
利

己
的
態
度
。
我
認
識
一
位
寫
專
欄
的
女
作
家
，
寫

了
一
段
日
子
後
專
欄
被
停
。
那
位
編
輯
先
生
我
是

認
識
的
，
在
一
次
聚
會
中
他
透
露
，
這
位
女
作
家

的
稿
子
寫
得
太
潦
草
，
字
房
工
友
也
抗
議
，
說
不

想
打
她
的
稿
，
結
果
只
有
把
她
的
欄
停
了
。

肯
為
他
人
着
想
，
在
自
動
扶
梯
上
就
會
站
立

在
一
邊
，
讓
出
通
道
給
趕
時
間
的
乘
客
。

肯
為
他
人
着
想
，
就
不
會
在
巴
士
上
一
人
佔

兩
個
座
位
。
甚
至
別
人
站
在
他
面
前
，
也
不
懂
得

把
放
在
座
椅
上
的
背
包
拿
開
。

肯
為
他
人
着
想
，
就
不
會
把
髒
鞋
踩
在
前
面

的
座
位
上
。

肯
為
他
人
着
想
，
就
不
會
在
公
眾
場
合
追
逐

奔
跑
，
不
小
心
碰
跌
了
老
人
可
以
引
起
骨
折
，
甚

至
就
此
臥
床
不
起
。
不
小
心
碰
跌
了
孕
婦
可
以
引

致
流
產
，
殺
害
一
條
小
生
命
。

肯
為
他
人
着
想
，
就
不
會
醉

酒
開
車
，
傷
及
無
辜
甚
至
造
成
死

亡
。
肯
為
他
人
着
想
，
至
少
不
會

把
寫
字
樓
廁
所
的
廁
紙
用
光
，
卻

不
想
法
補
充
。

你
會
嗎
？

阿

濃

看
來
對
經
濟
衰

退
特
別
敏
感
的
是
航

空
公
司
。
這
個
月
來

，
收
到
最
多
的
電
郵

是
航
空
公
司
的
促
銷

電
郵
，
五
花
八
門
，

都
是
鼓
勵
長
期
會
員

乘
客
預
訂
機
票
的
，
無
論
長
程
短
程

都
有
優
惠
，
最
主
要
是
今
天
訂
票
，

可
到
十
二
月
的
高
峰
期
才
使
用
。
有

航
空
公
司
還
別
出
心
裁
，
推
出
短
程

加
長
程
的
優
惠
，
只
要
兩
程
合
訂
，

票
價
優
惠
之
餘
，
還
大
送
積
分
，
機

票
使
用
期
也
特
別
延
長
。

旅
行
社
反
而
樂
觀
得
多
，
聖
誕
節
和
農
曆
新

年
的
長
假
期
行
程
已
經
紛
紛
推
出
，
普
遍
不
覺
減

價
。
據
旅
行
社
的
朋
友
說
，
高
消
費
的
長
程
旅
遊

可
能
會
有
影
響
，
歐
、
美
、
中
東
埃
及
地
中
海
的

旅
行
團
會
有
減
少
，
但
市
民
總
要
放
長
假
輕
鬆
一

下
，
好
好
休
息
，
所
以
預
料
短
程
團
如
以
東
南
亞

、
日
本
、
韓
國
、
中
國
大
陸
為
目
的
地
的
團
會
增

加
，
總
的
消
費
額
下
降
了
，
但
參
加
者
沒
少
。

這
十
多
年
來
，
不
少
香
港
市
民
都
在
珠
江
三

角
洲
各
大
城
市
置
業
，
從
深
圳
到
東
莞
，
從
順
德

碧
桂
園
到
中
山
雅
居
樂
，
置
業
的
不
少
是
退
休
人

士
，
多
買
套
房
子
作
為
第
二
居
所
，
間
中
去
休
息

消
遣
。
如
果
不
在
長
假
期
參
加
旅
遊
團
外
出
，
不

少
人
會
回
第
二
居
所
度
長
假
，
總
會
帶
來
一
定
的

消
費
。
去
年
美
元
轉
弱
，
港
幣
與
美
元
掛
鈎
，
相

對
歐
元
匯
率
大
降
，
不
利
歐
遊
。
金
融
海
嘯
之
後

美
國
聯
儲
局
力
保
美
元
，
匯
率
好
轉
，
正
是
歐
遊

的
好
時
機
。

廿
二
歲
就
開
始
﹁問
奇
於
名
山

大
川
﹂
的
徐
弘
祖
，
曾
兩
訪
黃
山
。

第
一
次
經
湯
泉
過
慈
光
寺
，
從
左
路

登
山
，
即
沿
今
人
所
謂
﹁前
山
﹂
而

上
，
在
山
中
九
日
，
最
後
經
文
殊
院

（
今
玉
屏
樓
）
下
山
，
時
年
三
十
；

第
二
次
望
硃
砂
庵
而
登
，
越
天
都
之
脅
，
所
走
的
也
是
前

山
路
線
，
在
山
中
三
日
，
轉
循
太
平
縣
路
而
去
，
時
年
三

十
二
。
他
兩
訪
黃
山
後
，
有
此
評
說
：
﹁薄
海
內
外
無
為

徽
之
黃
山
，
登
黃
山
天
下
無
山
，
觀
止
矣
！
﹂
又
說
：

﹁五
嶽
歸
來
不
看
山
，
黃
山
歸
來
不
看
嶽
。
﹂

徐
弘
祖
是
能
寫
好
文
章
的
旅
遊
家
，
黃
山
經
他
品
評

，
便
把
五
嶽
比
了
下
去
。
然
而
，
他
遊
黃
山
之
時
，
還
有

庵
寺
避
雪
和
棲
宿
，
比
他
早
二
百
八
十
年
登
山
的
宋
人
吳

龍
翰
，
卻
夜
宿
﹁霜
月
洗
空
﹂
的
蓮
花
峰
頂
；
他
是
安
徽

歙
縣
人
，
黃
山
近
在
眼
前
，
但
登
山
時
﹁餐
胡
麻
飯
，
掬

泉
飲
之
，
不
火
者
三
日
。
從
老
皆
無
人
色
，
卒
不
能
從
。

﹂
雖
說
﹁他
年
志
願
俱
畢
，
無
忘
此
山
﹂
，
畢
竟
道
路
險

阻
，
旅
途
艱
苦
，
令
晚
來
者
望
山
生
畏
了
。

二
十
多
年
前
初
訪
黃
山
，
也
不
見
得
輕
鬆
。
黃
山
偏

處
安
徽
歙
縣
、
黟
縣
、
太
平
、
旌
德
之
中
，
交
通
阻
隔
，

無
鐵
路
，
無
論
從
哪
一
個
有
鐵
路
可
通
的
大
城
鎮
啟
程
，

也
得
要
坐
上
大
半
天
公
車
。
可
乘
車
沿
湯
口
蜿
蜒
登
山
，

直
抵
溫
泉
區
，
今
人
比
古
人
少
走
五
華
里
，
且
有
挑
夫
運

送
糧
食
，
山
中
又
有
賓
館
住
宿
，
如
是
，
今
人
比
古
人
少

吃
許
多
苦
頭
了
。

黃
山
紀
略

葉

輝

這
幾
天
，
過
着
很
不
快
樂
的
日
子
。
一
位
好
朋
友
在
醫
院
中

與
死
神
搏
鬥
；
但
聽
來
的
消
息
，
都
是
叫
人
憂
傷
的
。
終
日
想
着

，
可
不
可
以
有
奇
蹟
呢
？
回
來
吧
，
回
來
我
們
的
生
活
圈
中
，
讓

大
家
多
獃
一
會
好
不
好
？

那
年
大
家
都
是
剛
剛
成
年
的
十
八
歲
吧
，
我
們
結
識
了
，
成

為
好
朋
友
，
我
們
經
過
教
夜
學
、
蒲
酒
吧
、
看
電
影
、
寫
專
欄
的

生
活
，
當
然
還
有
戀
愛
、
結
婚
、
生
養
下
一
代
，
也
有
爭
吵
、
賭

博
、
冷
戰
的
歲
月
，
我
們
是
一
同
走
過
往
昔
的
歲
月
，
然
後
有
一

個
深
夜
，
好
像
是
近
一
年
半
的
事
吧
，
幾
個
好
朋
友
在
澳
門
的
酒

店
裡
，
你
一
臉
正
經
地
對
我
說
：
你
是
我
五
個
最
好
朋
友
中
的
一

個
。

你
當
着
幾
個
朋
友
說
出
這
句
心
底
話
，
那
一
刻
，
我
感
動
了

，
我
總
覺
得
，
我
不
夠
好
，
對
你
，
我
有
慚
愧
的
感
覺
，
至
少
，

我
就
從
來
都
吝
嗇
把
朋
友
排
次
序
，
到
今
天
，
你
的
位
置
在
哪
裡

？
在
我
心
裡
，
相
等
於
你
給
我
的
位
置
嗎
？
應
該
也
有
吧
，
但
我

就
是
沒
有
你
那
勇
氣
，
在
朋
友
面
前
作
出
這
樣
堅
決
的
肯
定
，
肯

定
我
的
地
位
。
這
句
話
，
到
今
天
仍
叫
我
流
淚
。

因
為
家
庭
、
兒
女
、
生
活
，
我
們
也
有
冷
落
彼
此
的
一
段
日

子
，
但
很
快
，
再
重
聚
，
我
們
又
活
躍
、
熱
鬧
、
豪
情
起
來
，
冷

落
只
為
更
熱
烈
前
作
歇
息
而
已
，
我
們
既
是
損
友
，
又
是
益
友
，

就
憑
此
點
，
已
無
憾
矣
。
我
走
先
，
你
等
着
我
；
你
走
先
，
也
得

開
定
餐
枱
，
擺
下
相
聚
的
椅
子
等
着
我
們
。

在一九八六年廣漢出
土三星堆之後，二零零一
年，在距成都市中心僅五
公里處，現代化機械在轟
鳴聲中無意打開塵封了三
千多年的金沙遺址。這個
被稱為二十一世紀中國考
古新發現的遺址，已在前
年年底對外開放。那天上
午，我們懷着一點好奇，
想看看到底與三星堆有什
麼不同。

在金沙博物館門口，與韓少功合影
一張，同遊廣漢三星堆，也曾合影，但
時光易逝，那已經成了歷史，只是據說
金沙比三星堆有過之而無不及，自然引
起我們的好奇心。當時，無數的金器、
銅器、玉器、石器、象牙等珍貴文物出
土，很多文物與著名的三星堆遺址一、
二號坑出土的同類器物有很多相似之處
，而且器物屬於古蜀王國祭祀活動的祭
品。

我最感興趣的還是金器，比方說
「太陽神鳥金箔」，圓形的圖案，分內

外兩層，都採用鏤空的表現形式，內層
圖案為等距分布的十二芒太陽紋，外層
圖案由四隻等距離分布的相同的鳥構成
。它很容易讓我們聯想起神話傳說中的
太陽和神鳥。其他還有魚紋金帶、金面
具、金冠帶蛙形金箔、喇叭形金器、三
角形金器、魚形金箔、盒形金器、几字
形金器。總之是滿眼金光閃閃，美不勝
收。

文物自然不能帶回，但我們也並非
空手而回，博物館送我們每人一個 「太
陽神鳥金箔」的複製品，雖然不是真金
，但有神鳥在手，那
種感覺，又是非常的
好。他們叫我們分別
留字，我寫下 「金沙
驚奇」，略表我的感
歎。

羽翼一旦成
李若梅

長假期
關 平

金
沙
驚
奇

陶

然

開定餐木台
黃子程

權
力
使
人
腐
化
。
好
端
端
一
個
人
，
為
什
麼
一
掌
權
後
就
變

得
腐
化
？

腐
化
原
來
從
傲
慢
開
始
。
權
力
首
先
使
人
傲
慢
。
一
個
謙
沖

自
抑
的
人
，
一
有
了
地
位
，
得
到
前
所
未
有
的
尊
重
和
特
權
，
這

世
界
在
他
眼
前
迅
即
縮
小
，
世
界
不
會
縮
小
，
是
他
自
己
變
大
了

，
以
前
不
能
作
不
敢
作
的
事
，
現
在
做
來
易
如
反
掌
，
一
個
眼
神

，
一
個
指
令
，
可
使
人
登
堂
拜
相
，
也
可
使
人
肝
腦
塗
地
。
做
壞

了
事
，
有
人
在
後
面
幫
忙
擦
屁
股
，
做
了
壞
事
，
也
有
人
代
為
瞞
天
過
海
，
即
是
說

，
什
麼
都
可
以
做
，
不
必
為
後
果
負
責
任
。

權
力
足
以
令
人
放
縱
私
慾
，
任
意
犯
罪
而
毫
無
愧
色
。
法
律
與
道
德
在
他
眼
中

不
值
一
個
錢
，
那
只
是
他
用
來
轄
制
別
人
的
工
具
，
他
自
己
可
不
受
這
一
套
限
制
。

在
權
力
高
峯
習
慣
了
，
即
使
下
了
台
，
也
不
由
自
主
傲
慢
，
不
知
道
他
有
資
格
傲
慢

，
只
是
因
有
權
力
，
以
前
的
傲
慢
，
令
人
艷
羨
，
以
之
為
偶
像
，
今
日
失
去
權
力
光

環
下
的
傲
慢
，
令
人
作
嘔
。
下
台
後
的
陳
水
扁
，
和
倒
閉
後
雷
曼
兄
弟
公
司
的
前
執

行
長
傅
德
，
還
是
一
副
不
可
一
世
的
嘴
臉
，
管
它
千
萬
家
庭
因
他
們
的
不
法
行
為
而

受
累
，
竟
還
公
開
指
責
別
人
對
他
不
公
。
這
樣
享
盡
特
權
的
人
，
必
須
用
司
法
大
棒

狠
狠
懲
治
，
才
醫
得
好
他
們
那
偏
執
跋
扈
的
不
治
之
症
。

連
希
特
勒
都
懂
得
自
殺
以
謝
罪
，
比
起
這
些
人
的
恬
不
知
恥
，
可
愛
得
多
。
法

律
本
為
保
障
公
平
公
義
，
這
些
人
卻
鑽
法
律
的
空
隙
，
總
之
法
律
抓
不
到
我
，
沒
有

證
據
，
我
就
算
無
罪
，
他
只
要
懂
得
湮
滅
證
據
，
假
手
他
人
犯
罪
，
就
可
以
無
法
無

天
，
法
律
反
而
為
不
法
不
義
的
人
張
目
。
現
代
社
會
，
如
果
只
有
高
尚
道
德
，
不
懂

法
律
，
隨
時
被
當
作
罪
犯
，
申
冤
無
門
。

失
權
後
的
傲
慢

葉
特
生

海嘯大發現
雲家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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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闖新天地

翠屏邨 陳志華

楊侯古廟 徐振邦

細說榕情
瑪利諾修院學校（中學部） 中三 劉淞玲

大都市小人物
勞工子弟中學 中七 葉嘉慧

筆中情筆中情筆中情

在香港，有好幾個與 「楊侯」有關的古廟，僅
在元朗區就已經有六個同類的廟宇了。

在這些同是供奉 「楊侯」的廟宇中，有一間是
較 「新」的，那是位於屏山的上璋圍的楊侯古廟。
說它 「新」，其實這間古廟也有大約幾百年的歷史
了。在一九六三年及一九九一年都曾經進行重修。

最近，這間古廟也再一次進行了復修工作，使廟宇變得美輪美奐，驟
眼看來，古廟不但一點也不古，反而有點新的味道。

雖然廟宇的外觀很新，但早已被列為三級歷史建築，可見其歷史
價值。

◀
位
於
屏
山
上
璋
圍
的
楊

侯
古
廟
經
修
復
後
煥
然
一
新

翠屏邨是於觀塘的公共屋邨，內裡又分為翠屏
南邨和翠屏北邨。翠屏北邨是香港房屋署 「租者置
其屋計劃（第五期）」中的可供出售的公共屋邨，
居民在二○○二年一月時可以購買自己租住的單位
。翠屏邨得名於同名街道 「翠屏道」。 「翠」指翠
綠， 「屏」是屏障。二十世紀中期，觀塘發展初期

，這一帶綠草如茵，猶如一個小草障，街名因此而起；屋邨發展也沿用
此名。

翠屏邨前身是觀塘徙置區，共有二十四座高七層樓宇。當時，一些
居民俗稱這裡為 「雞寮」，相關樓宇在一九五九年落成。一九七三年，
香港房屋委員會成立後，觀塘徙置區改名為觀塘（翠屏道）邨；一九七
二年六月中，香港連日暴雨，到了六月十八日，翠屏道邨樓宇對上的山
坡山泥傾瀉，淹埋了部分樓宇，這便是本港災難史上的 「六一八」雨災
，以第九座和十五座受災最嚴重，共有十八人喪生，受傷者數十人。

後來，政府進行斜坡維修工程，並重建翠屏道邨。一九八二年至一
九九四年，新樓宇先後落成，取名 「翠屏邨」。翠屏北邨較早建成，翠
楠樓首先在一九八一年落成，其後建有翠楊樓、翠桃樓、翠榕樓、翠桉
樓、翠梅樓、翠柏樓、翠榆樓、翠梓樓、翠柳樓、翠樟樓和翠楣樓等。
翠屏南邨首批樓宇翠櫻樓和翠桐樓在一九八九年落成，其後建成有翠松
樓、翠樂樓、翠杭樓、翠杏樓和翠榮樓等。

在翠櫻樓後方有一古廟大王爺廟。大王爺廟原位於樂富區，那裡於
一九五八年開始拆卸遷移，政府在一九六三年在現址撥地重建。大王爺
廟是紀念宋代的李氏將軍。南宋末年，一名李姓將軍隨宋帝昺逃避蒙古
大軍追擊，隨身攜帶祖宗李文忠公的神主牌南下。後來，蒙古大軍追至
，李氏將軍便將祖宗神主牌暫置於老虎岩中（即今樂富）。據稱自此之
後李文忠經常顯靈，並且保佑村民平民，消災解難，於是村民立廟供奉
，善信日多。後來，廟宇遷至翠屏邨後，香火依然鼎盛。

今天的翠屏邨已成為一個有多座高樓大廈的屋邨。在翠屏道兩旁的
樓宇一字形狀排開，猶如一個大型屏風。因此，「翠屏邨」可說名實相符。

香港，座落於中國的南方。這一隅彈丸之地，卻集結了不少國際
大企業，讓這個城市成為了一個國際貿易的中心。全球聞名的品牌名
店，一一在這裡佔據一角， 「香港雖小，五臟俱全」，不要小覷香港
這個城市，它不只 「俱全」，甚至可以說是相當發達。香港就是這樣
一個繁榮的大都市，而我就是在這樣的都市當中生活。

每天早上慣性地擠上巴士，交通擠塞的情況屢見不鮮。究竟是香
港的車太多還是馬路太窄？私家車的數目日益增多，相信是富裕大都
市特有的現象；而香港這個不夜城，即使到了晚上十一時，依然燈火
通明，熱鬧繁華。

然而，富裕表象之下，是否有另一番面貌呢？從事體力勞動的人
仍然為數不少，他們處於社會的基層；大部分香港人仍居住在政府提
供的公共房屋。不過，也有生活在基本生活水平線之下的人，貧困、
疾病困擾，依賴社會援助金過活；無家可歸者也更常見，行乞者不少
，他們可稱為社會中最低層的一類人吧。

有些行乞者會在街頭演奏樂器，用微薄的力量換取別人的施捨。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曾見過一位不穿鞋子在街上行走的老伯；其實他算
不上是乞丐，或者可以稱他為拾荒者或露宿者。我曾經在他身邊經過
的時候想給他幾塊錢，但他卻老羞成怒，破口大罵，認為我羞辱他；
原來他從不肯接受他人的恩惠，縱使天氣再冷，他也從不會到社區設
立的臨時避寒中心避寒，執意要留在他在街頭的 「家」。大概拾荒就
是他唯一的工作，而他也不想靠別人同情來換取金錢，我不知道他是
為了顧全面子、只想自食其力，還是精神有問題。

我相信，無論是哪一個大都市，都會有最最有錢的人和最最貧困
的人，如果讓自己生活在社會的最低層，那是一種相當惹人憐憫的生
活；這些人是一個社會裡真正的小人物，因為他在別人的眼中是最貧
賤的。我不知道他們因為什麼原因不去力求改變自己的生活環境，是
能力有限、投靠無門還是腦筋不正常？不過，無論如何，我認為他們
都會想辦法維護自己的尊嚴，奉行自己的一套原則，旁人是很難觸及
他的世界的。

每個人都有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權利。無論是每天坐在海景辦
公室操奇計贏、運籌帷幄，還是五代同堂在小小的蝸居中承歡膝下、
閑話家常；每個人對 「幸福」和 「滿足」的定義都有不同的演繹。在
香港這個大都市之中，每一個小人物都有一個自己選擇的故事結局。

它，普通，卻絕不平凡。
它，翠綠、茁壯，卻是以前的

事了。
陽光在茂密的樹葉中找到一點

空間，照亮地上的那幾個花果。天
空由淡白漸變至淺藍，又是一個生

機勃勃的早晨。幾隻麻雀從鳥巢中伸出頭來，鳥巢雖離
地很遠，但轉眼間，麻雀已經拍着翼飛到地上，喚醒了
沉睡中的榕樹。

是的，榕樹是時候醒過來了。草地被太陽照得閃閃

生輝，但卻被遊人的腳步殘酷無情地踐踏着。這棵老榕
樹的年紀也不輕了，氣根一直垂到地上。抬頭仰望，樹
的枝幹互疊交替，令人看得眼花繚亂，它沒有一簇簇姹
紫嫣紅的花朵，只有深深淺淺、顏色參差的枝葉，但驟
眼看來卻綠意滿溢。這個枝葉婆娑的綠色世界，沒有神
秘感，反之令我感到無比的親切。站在樹下，靠着粗壯
的樹幹，平滑的樹皮使印象中樹身那粗糙的質感消失得
無影無蹤。

人們在樹下燃點香火，一個又一個的寶牒和繫着細
繩的香橙被人們拋到樹上。榕樹張開手臂，竭力把這些
願望一一接住。它最喜歡看見人們臉上掛着滿足的笑容
，十分樂意充當迷途羔羊的一個依靠。幾十年來，榕樹
全心全意地祝福人們，讓人們在逆境中重拾希望，再次
輕裝上路。

可是，它終於感到累了、倦了。
樹皮開始裂了，它的身上有着零亂的飽歷風霜的痕

跡，深深的、縱橫交錯着。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在夕陽無力的照耀下

，老榕樹顯得特別寂寞孤獨；但人們卻依舊不斷地把重
物拋到它的懷中。為了不讓人們失望，寬容的大樹用盡
最後的一點力氣，伸出手臂把最後一個寶牒接到懷中。
就在那一霎間，它終於倒下了，一隻手重重地跌在地上
。人們慌張地走避，大家都忘記了老榕樹曾多次為他們
送上祝福，在看着大樹枝幹落下的時候，那些事是可以
讓人輕易忘記的。

三年了。三年來，老榕樹在有心人的保護下，得以
休養生息，如今，樹上已重現綠葉，氣根也慢慢長出。

再次站在老榕樹下，我默默地許了一個願──沒有
寶牒、沒有香火──只希望您安好。

（綠色力量、新創建集團合辦 「港人‧港樹‧港情
」 保育活動之 「榕榕細語──大城市小故事」 徵文比賽
初級組優異獎作品。本版略有刪改。）

親愛的四川小朋友：
你好嗎？最近的心情好嗎？四川的重建進度理

想嗎？
我是住在香港的小朋友，我叫家寶，今年九歲

，唸四年級，我的學校是鴨脷洲街坊學校。
我每天七時起床，然後出門上學。我在學校生

活得很開心，學校老師對我們很好，循循善誘地教
導我們，為我們精心安排各類教學活動，有時還會
和我們一起玩耍，所以我很愛上學。

我從電視上得知很多四川居民因為地震失去了
家園和學校，我為你們感到很難過。你現在是否住
在臨時搭建的房屋？生活習慣嗎？學校的校舍已重
建了嗎？或者還是在臨時的帳篷上課？我常想：與

你們相比，我真的很幸福，所以我一定要
珍惜現在所擁有的。

我曾向災區捐出了一些金錢，雖然微
不足道，但我希望能為幫助你們盡自己的
一分力。現在香港政府也和中央政府一起
攜手合作，為重建四川而努力，希望你們

可以盡快回復新生活。
我很佩服四川人民堅毅不屈的精神。你們不但

努力求生，在災難時還勇於救人，我和很多香港人
一樣都很敬佩你們。請你忘記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努力面對困難。香港人也會和你們一樣，遇到困難
時，要繼續積極面對。

如果你們看到這封信，我希望可以得到你們的
回信，告訴我關於四川的近況和你們在學校唸書的
事情。

祝你
生活愉快！

梁家寶上
十月二十八日

年
年
有
餘
（
國
畫
）拔

臣
小
學
四
年
級

朱
芷
晴

給四川的信
鴨脷洲街坊學校 四年級 梁家寶


